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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一、出賣自己



隨著經濟的發展，人與人之家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，因為大部分財富和權力掌握在了小部分人手中，也就出現了各種社會畸形。



有些人為了財富可以鋌而走險，而有些人為了財富則是可以出賣肉體，這種出賣肉體的多數是女性，而且是年輕女性才可以。



默默就是其中之一，她17歲的時候和K公司簽了一份合同，K公司一百萬買了她十年後的身體，也就是一年給她十萬。



今年正好是第十年了，默默已經二十七歲了，不過這十年她也算是周遊了世界，玩了很多以前想玩的東西，這一輩子算是值了。



她已經有兩個姐妹去年就合同到期，被K公司帶走了，甚至還有簽五年的，越年輕價錢給的越高，不過默默不想死那麼早，二十七正好。



今天合同到期了，她收到了K公司的一份郵件，給了她一個地址，讓她去侍候客人，K公司是全球性的公司，根本不怕你外逃，所以一封簡單的郵件，默默根本沒有反抗的念頭。



她把剩下不多的錢給了家裡，當然沒告訴家裡她幹什麼去，反正家裡也很少管她，然後穿了一雙淡綠色的高跟鞋，白色的花邊短襪，綠色花邊的白色類護士裝連衣裙，就打車到了預定的地點。



預定的地點並不是富人區，因為買她們的多是富人，會把她們當性奴折磨至死，她聽姐妹們說過，也看過相關視頻。



她們這種出賣肉身的人往往被稱做肉妓，連妓女都比不上，甚至連畜生都不如的被人蹂躪取樂，最後往往會被用最殘忍的方法殺死。





二、客戶



默默自然有了心理準備，她看了看手中的地址，向著一片民房走去，轉過一個胡同，這是一個佔地不大的院落，是老早年代的瓦房結構，院牆甚至長出了蒿草，她到了院門前，敲了敲門。



出來是一個憨厚的男子，男子見到默默一愣。



這女子比自己高一點，大概一米七左右，一身類護士裝，加上染的淡黃色卷髮，別有一番韻味，好看之極，他楞了半天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好，你……你找誰？」



「我找呂旭。」



「啊，我就是，你……你是？那個鄧小默？！ 太……好了。」



這個呂旭原來是個結巴，又上下打量了一下默默，然後回身大喊：「老薛，叫……叫他們出來，那……那個買的鄧……鄧小默來了，好漂亮啊！」



說話間，從院裡走出五個男人，都和呂旭一樣，大概三十多歲，其中一個鄧小默居然認識，是她一初中的學哥，當年家裡還介紹她們相親呢，可惜鄧小默那時候已經簽了合同，直接拒絕了。



這人叫常剛，常剛摸了摸鼻子，笑了笑：「原來真是你，我還以為是同名呢。」



默默臉一紅，還是低下頭，畢竟賣肉身在家鄉比當妓女還丟臉，她只是和家裡說自己有事要出國，可能要幾年才回來，沒想到買自己的人居然是常剛，要知道，一般常剛這樣的家庭根本買不起肉妓的。



「好了，走吧，小旭的家沒有處理美女的權利，我們已經定好地方了， 先吃個飯，畢竟你們也是老相識了。」一個高大的胖子說的。



「哦，這是我們老大，叫吳林，這次他出了一半的錢，剩下的我們平分，叫吳哥就可以。」



「吳哥好。」默默向對方打了招呼，她盡量表現的好點，她心理明白，別看自己和常剛認識，到最後的時候這些人一樣不會手下留情，這種事她聽說多了。



七個人開了一個很破舊的麵包車，向著市區走去，常剛和默默坐在一起。



默默很乖巧的靠在常剛懷中，而常剛而是毫不客氣的一隻手撫摸著默默的香乳，另一隻則是從連衣裙伸進她的身體，撫摸著她的每一次肌膚，弄得默默不時的發出陣陣輕吟。



「常剛，幫我保守這個秘密好嗎？」



常剛點點頭：「放心，我不會說的，我爸要是知道我買肉妓，也會氣死的。」



「嗯，畢竟找肉妓是個很丟臉的事情，做肉妓更丟臉。」默默低聲說道。



「屁，那些有錢人，哪個不找妓女，哪個一年不玩死幾個肉妓，可是從來都沒見的別人說丟臉，媽的，有錢人在家裡就可以玩。



我們還要去租屠宰場，沒天理。放心，妹子，一會不用怕，很快就過去了，哥幾個會好好陪你的。」說話的正是胖子。





三、餐廳



說話間，到了一個很大的工廠，車開進工廠，進了一個餐廳，餐廳很大，7人要了一個包間。



包間裡的擺設很別緻，餐桌中間有盆紅掌，花開的正艷，葉翠綠欲滴，花則是紅的如鮮血一樣，包間左邊牆上是一個副油畫，畫上是一個慘死的女子。



女子在野外，赤裸著身子靠在一棵老槐樹下，被橫著剖開了腹部，內臟外溢，一把匕首紮在她左邊的乳房上，鮮血染紅了周邊的草地，草地上還有很多不知名的野花，一隻小狗正好奇的看著女子的屍體。



雖然很血腥，但是因為周圍環境和光線的處理比較好，再加上女子安逸的表情，所以看上去居然很唯美。



另外一個牆上掛著是一個液晶電視。



默默看了一眼油畫，雖然好看，但是好像看到了自己，心理不好受，就開始擺弄桌子上的那盆花了。



「你喜歡？喜歡一會就買了送你吧。」常剛說道。



「謝謝。」



這時候服務員來了，老大吳林開始點菜，主要是肉菜，溜肥腸、炒腰花、紅燒肉、鹵香舌甚至還有清蒸香乳和涼拌下陰等等。



看菜名就知道，這是一個女人的肉，默默也知道這種餐廳開在工廠裡的原因，這就是一個屠宰場，專門屠宰和處理她們這種肉妓和被處死的女人的，然後肉被拿出來做成美食賣掉。



她以前也偷偷的來吃過一次，價錢不貴，味道也不錯，她甚至做夢夢到自己變成了餐桌裡的肉。



想想默默就開始掉眼淚，她還沒玩夠，可是這就是命運，有時候她也後悔，那時候還是太年輕，因為沒錢玩就賣了肉身，可是後來後悔也晚了。



毀約是要交雙倍的錢的，自己哪有錢，至於逃走，那就更不用想了，K公司比國際刑警還厲害。





四、槍斃



很快菜上來了，腰花比上次做的好吃，肥腸很嫩。



這時候服務員打開了電視，然後在後邊插了一個優盤：「幾位客人，這是你們吃的美女的最後時光，希望大家喜歡。」



說著打開了電視。



這是一個刑場，默默還是第一次見到，畫面中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女孩，看字幕，女孩是販毒被判了死刑，然後出賣了自己的肉身。



這種事年輕的女性死刑犯中很常見，出賣肉身給K公司，不但可以得到一筆錢給家裡，最後的時光也好過點。



是槍斃，女孩很害怕，被蒙著雙眼吊在樹上，一個男子用步槍在不遠的地方瞄準，槍聲響了，女孩的身子一晃，子彈打在了她的大腿內側，從臀部穿了出去。



這種槍斃在出賣肉身後的女子中很長見，如果賣了肉身，執行方就是K公司，公司會把執行權賣給有錢人，而有錢人愛怎麼殺就怎麼殺。



不過多以槍斃未主，警察方面只是監督，以最後確定刑犯是否死亡。



女孩發出撕心裂肺的慘叫，並開始求饒，大腿根部的血洞則是不停的流血。



「碰！」



又是一槍，這次打在了女孩的下陰，把陰丘打出了一個血窟窿，子彈從肛門上邊一點點穿了出去，這種子彈殺傷力不大，會迅速穿過肉體，所以被行刑的人很難死去。



「碰！」第三槍打在了小腹，就是陰毛上邊一點點。



然後男子又連開三槍，都是打在了小腹上，每次打上，都伴隨著女孩尖銳的慘叫，子彈撕開她的小腹，腸子流了出來。



第六槍打在了女孩的肚臍上邊，第八槍才打碎了女孩的肚臍。



「這廢物槍法真差。」常剛寢室的老二叫薛虎說道。



這時候女孩的下半身已經血肉模糊，而是人也明顯的奄奄一息了。



第八槍打在了女孩右邊的乳房的乳暈下邊一點點，撕開了那粉嫩的小奶子，女孩發出嚶嚀一聲呻吟，綁在雙眼上的黑布掉了，她無力的看看自己破損的身體。



然後第九槍和第十槍響了，打碎了她右邊的乳頭，女孩的嘴裡和鼻子裡開始大量的噴出血來，渾身開始抽搐，眼見就要行了。



男子換了一條槍，用三發子彈打碎了左邊的乳頭才罷了休，當然也打穿了女孩的心臟。



女子的屍體掛在樹上來回擺動著，緊閉的雙眼如同睡著了一樣，鮮血順著她的身體從纖細的雙腿流下，從粉嫩的雙腳嘩嘩的流著地上。



男子槍斃完後，頭都不回就走了，自然有工作人員上來，收拾殘局。





五、演示槍斃



默默面色慘白，這時候老二薛虎又說：「我說今天的清蒸香乳怎麼這麼偏僻，原來沒乳頭，哈哈，不過，也不錯，這樣很入味，說著切下一塊乳房的肉放在口中大嚼起來。」



然後色瞇瞇的看著默默，最後乾脆做到她身邊，常剛沒有阻攔。



老大吳林看看邊上的默默：「怎麼，怕了？」



默默點點頭：「可不可以不用槍，我 從小就怕放槍，連鞭炮都怕。」



老大哈哈一笑：「不會的，我們商量好了，不用槍，來吃塊乳房，吃啥補啥。」



說著切了半個乳房給默默。



這乳房上明顯可以見到槍孔，但是因為死者年齡不大，乳房也不大，默默苦笑一下吃下了那個奶子。



可是這時候身邊的薛虎說話了：「可事美女，我最喜歡用槍了，不但下邊的槍，更喜歡用真槍。」



說著拿筷子在默默的乳房上一捅「碰！的一槍，打碎的小妹妹的奶子，多刺激啊，是不是美女。」



薛虎的筷子捅的很厲害，捅的默默一叫，求助的看看常剛，常剛搖搖頭：「薛虎是想槍斃的，可事大家都沒選，你就陪他玩會吧，時間還早，我們晚上六點開始。」



默默自然不會反對，見只是玩玩，就放下心來，抱住薛虎：「哦，哥哥你好狠心啊，妹妹的最喜歡的奶子都被你打碎了，可怎麼活啊。」



看著默默雙眼微米的樣子，薛虎自然獸性大發，乾脆把油膩膩的筷子使勁在默默的肚子上捅了幾下。



「不但要打碎你的奶子，我還要打爛你的腸子，讓你慘叫而死。」



「啊，不要啊，哥哥，你好暴力，你槍斃我前會我強暴我嗎？」默默識趣的配合著，這種演示玩法，默默陪網友玩過很多次了，反正不會死人，人家還給錢。



「會，讓人會，不過最過癮的還是打這裡。」說著薛虎把大手伸進默默的裙子裡邊，用筷子捅默默的下陰。



默默發出綿羊一樣的叫聲：「好痛啊，哥哥用的是什麼子彈，是穿體彈，還是砸裂彈？」



薛虎哈哈大笑：「自然是炸裂彈了。」



「啊，哥哥你好壞，一發子彈就會把妹妹的小便打碎的，難道哥哥不想玩奸屍嗎？」



「不，我要打爛你的小腹，打爛你的肚子，讓你慢慢的死去，然後在你臨死的時候切去你的奶子。」



「好啊，哥哥，快給妹妹行刑吧。」



「好勒。」說著薛虎還真的從包裡拿出一把手槍來，只是這槍的槍管比別的槍粗上一圈罷了。



默默嚇了一跳，趕緊站起來，她可不想真被槍斃。



「不用怕，這是演示槍，就和跳跳糖加啤酒一樣。」老大說話了。



「哦！」默默倒是聽過這種槍，至於所謂的跳跳糖加啤酒，是業內常用的玩法，也有時候被用在SM上，就是把三分之二瓶的啤酒中加入特別的跳跳糖，然後用力搖動啤酒，把酒瓶子捅進女子的下陰或者肛門。



啤酒和那種叫血豆的跳跳糖會劇烈持續反應，讓變成鮮血一樣的啤酒從女子的下陰和肛門噴出來，看著非常血腥卻不傷身。



至於這槍，裡邊裝的就是這種壓縮的液體，槍的威力不大，會安全的把子彈送女女孩的身體，並發出真槍一樣的聲響和煙霧，讓人們體會下體槍斃的感覺。



默默脫去了內褲，然後雙腿分開坐到了椅子上，老大和常剛應薛虎的要求把住了默默，這樣更像槍斃。



「好了，槍斃人販默默。」老大嚴肅的說道。



默默自然要裝模作樣的反抗。



她感覺下身一涼，冰冷的槍管就捅了進來，她嚇得哇哇大叫，雖然知道不危險，但是她還是害怕的要死。



「噴！」一聲悶響，和真槍一樣，默默感覺一個冰涼的如同冰塊一樣的東西鑽進了下體，然後感覺下體一漲。



「噗！」血紅色的液體帶著大量泡沫從下體噴出來，默默發出半真半假的尖叫。



薛虎興奮異常，又把槍捅進了默默的肛門，然後開槍，默默下邊如同兩道噴泉一樣噴著，默默有模有樣的學者死刑犯的掙扎抽搐，最後死去。



可是薛虎覺得不過用，又把默默按在餐桌上，分開雙腿，把內褲堵住默默的嘴巴，再把裝了跳跳糖的啤酒瓶捅了進去，並來回抽插啤酒瓶，用力晃動酒瓶，液體瘋狂的噴的哪裡都是。



其實默默自己有時候也這麼玩，那跳跳糖涼涼的，還在陰道裡亂跳，別提多好玩了，隨著啤酒瓶的插動，她很快就高潮了。



如此默默又陪大家玩了幾個遊戲，就快到六點了。





六、無情的酷刑



默默抱著那盆紅掌，跟在幾人後邊，她沒穿內褲，裙子上弄得全是紅色的液體，看上去觸目驚心，但是在工廠裡走動，沒人覺得奇怪，就是真血也不奇怪。



大家走進了工廠，這時候能聽見邊上的房間中不時的出來電鋸聲音，還有刀子斧頭切割肉體的聲音，槍聲，更多的則是女孩的慘叫聲。



不時的有車拉著一箱箱的肉離開工廠。



默默的面色更加蒼白了，雙手緊緊的抱著花盆，幾人到了一個小屋門口，一個個頭不高帶眼鏡的短髮女子站在那裡。



胖子吳林遞上一個卡片，和一份合同，眼鏡女看看卡片和合同，然後拿卡片上的照片對比下默默。



「鄧小默是吧，27歲。」



「是。」默默點點頭。



眼鏡女笑了笑：「好身份確定，不用怕，姐姐，我也叫小墨，不過我是墨水的墨，一會我負責協助幾個哥哥，很快的，我的合同是到三十歲，女人年齡大了就不值錢了， 你別怕，進來吧。」



女孩倒是個子來熟。



「嘿嘿，小姑娘，等你合同到期了我來買你吧。」說話的正是薛虎。



女孩白了她一眼：「行啊，反正我因為賣的是三十歲，你要不嫌年齡大就買唄，好啦，這是五號屠宰台，全是按你們要求準備的，我只負責攝影，你們要有什麼需求屠宰結束了再說。」



說著女孩子拿出一個DV來。



薛虎笑了笑，和幾人進了屋子，屋子不大，四周是木製結構，中間是一個白鋼的屠宰台，上邊放著一把短刀，一把砍刀，一直鋸子，短刀是用來剖腹切肉的，砍刀是用來肢解的，鋸子是用來切骨頭的。



屠宰台左邊有個血孔，下邊是一根管子，管子接到下邊的一個水桶中，顯然是積血的。



「脫衣服吧，美女，衣服我會燒給你的。」



吳林笑著說道，然後對常剛說：「你先洞房吧，畢竟你倆可是差點成為夫妻的人。」



常剛也沒客氣，走到正在脫衣服的默默身前：「我幫你脫吧。」



說著拉開了連衣裙後邊的拉鏈，然後一邊揉捏著她的雙乳，一邊慢慢的向下脫下連衣裙，默默裡邊沒帶胸罩，乳貼和內褲都在剛才的遊戲中被扔掉了。



「哇，好……大，好……的奶子！」呂旭結巴的說道。



常剛則是順著默默的肚皮，向下摸進了她的襠部，用力揉捏著那神秘的洞洞，默默雖然偶爾做做兼職，但是因為不是太缺錢，所以接客也不多，下邊還是非常敏感的，很快就濕了，並抱住常剛，親吻起來。



兩人旁若無人的熱吻，然後常剛撕去了她的連衣裙，一個粉嫩修長的胴體就展現在大家面前。



常剛下邊的傢伙很大，默默被按在了屠宰台上，下身很快便被一個熱乎乎的東西插了進來。



「啊，好大，到底了，常哥！」默默呻吟道。



這聲音如同春藥一樣。



「啪啪啪！」常剛用力的插著，默默則是如水蛇一樣扭動著身軀，她知道和這幾人的做愛是她最後的時光了，於是便放開了所有慾望，專心做雲雨之事。



很快常剛射了，然後是老大，老大很胖，壓得默默都快喘不過氣來，但是老大很猛，雖然小雞雞小了點，但是很夠力，只是把默默的雙乳抓的通紅。



最讓默默想不到的是雞巴最大的居然是呂旭，雖然結巴，打炮的事情卻很厲害，弄得默默幾次都無奈的求饒起來。



最後上來的薛虎，薛虎沒有插她的小穴，而是來了肛交，薛虎完事後常剛讓默默給他做了深喉，就這樣六人把能玩的花樣都玩了，才肯罷休。



默默知道時間到了，她被放到了屠宰台上，四肢綁在了四邊的皮帶上。



然後老大拿來一根管子，讓常剛捏住默默的嘴，讓她的小嘴張開，默默一愣，不是要宰殺嗎？拿管子做什麼？



「不用怕，小姑娘，你肚子裡邊東西太多，需要洗洗。」說著吳林把管子插進了默默的口中，這管制上邊油膩膩的，也不知道是幹什麼的，還帶著惡臭，默默想吐，但是管子居然直接插進了她的喉嚨。



「嘔，嘔！」默默想吐，卻吐不出來，管子繼續向裡，居然插進了她的食道，然後慢慢的插進她的胃裡，做過胃鏡的人都知道這有多恐怖，默默開始掙扎，身子痛苦的綁著筆直。



管子終於插進了她的胃裡，默默剛剛鬆口氣，可是真正的痛苦才剛剛開始，呂旭拿來了一個漏斗套在了管子另一端，然後薛虎則是拿來一桶紅紅的液體，倒進了漏斗：「這可是新買的小米椒磨的辣醬水，很爽的。」



默默剛明白怎麼回事，只感覺胃裡如同著火了一樣，然後翻江倒海起來，辣的她眼淚直流。



「咕咚，咕咚。」辣醬水飾無忌憚的灌進她的胃裡，這種洗胃方法據說在軍方刑訊逼供時候用的比較多。



當然很多被宰殺的女妓也都嘗過這個，默默不是沒聽過，但是多數都是用清水，她以為好好侍候幾人，他們會給自己一個痛快的，沒想到居然用辣椒水給她洗胃，她怨毒的看著常剛，希望對方能給自己求情。



可是常剛卻用力捏住了她的乳房，把她乳房捏的變了形：「賤人，你以為喜歡你啊，你出去賣的事大街小巷誰不知道，我不但讓他們知道你去賣，還要把你做肉妓的事情說出去，然後把視頻傳網上，讓大家看看你多賤。」



說著用力把默默的乳房擰了180度。



「啊！」默默痛苦的叫了一聲，但是辣椒水讓她無法發生，很快她感覺自己的胃已經圓的如同個皮球了，眼前一黑就暈了過去。



「哇！」默默被一盆冷水噴醒，然後管子被拔了出去，她開始嘔吐，吐出了紅色的辣椒水，如同血一樣，吐出了吃掉的沒有消化的五花肉、肥腸、還有乳房。



沒讓默默有半分休息，常剛他們又把管子插進了她的食道，捅進胃裡，而同時另外三人，把一根橡膠管子捅進了她的肛門，然後如同腸鏡一樣拚命的往裡插著管子。



幸好管子前邊比較圓潤，顯然這管子不是第一次給女人洗腸子了，管子插的很深，兩米多左右的管子慢慢的捅進了默默的身體，默默被前後的插著管子，痛苦的扭動著身體，盼望著這種酷刑早點結束。



當肛門處的管子插到進去差不多一米五左右的時候，管子另一端被放上了漏斗，默默絕望的慘叫起來，胃中和大腸中同時被灌了辣椒水，她如同被電了的蛇一樣扭動著身體，可是無濟於事。



特別是大腸中的管子，當灌不進辣椒水的時候就往外拔一點點，就又可以灌進去了。



如此慢慢的一點點的拔出管子，一點點的灌辣椒水，最後甚至連肛門口都灌滿了辣椒水，當管子拔出來的時候，辣椒水混著糞便，如同噴泉一樣從默默的肛門噴出。



默默忽然想起被槍斃的女孩，自己如果選擇被槍斃該有多好啊， 那怕打自己二十槍也好啊。



如此折騰了三四次，直到默默胃裡和腸子裡再也沒東西才結束。



然後他們開始玩下蛋和養魚等遊戲，下蛋就是把高爾夫球一枚枚的捅進默默的陰道和肛門，然後通過擠壓肚子和小腹，讓默默把一枚枚「蛋」下出來。



當然也有下不出來的時候，這時候常剛就會直接把手伸進去掏出來！



至於養魚就是把黃鱔放進默默的陰道，黃鱔身上的鱗片帶著小刺，在陰道中來回游動自然會讓默默痛苦不堪。



至於其他遊戲，無一不是讓女人談之色變的酷刑。





七、宰殺



直到小墨說時間快到了，幾人才結束了折磨。



默默已經雙眼呆瀉了， 她看看小墨，勉強的笑了笑：「謝謝。」



小墨幫她擦了擦臉上的污漬，無所謂的說：「不用謝，確實時間不多了，他們就租了十二小時，現在折磨你都十小時了，快天亮了，如果再不殺你，恐怕真來不及了。」



「你也賣了，賣了自己，你不怕嗎？」



「怕？當然怕了，不過我會賄賂一下調度辦的人，讓他們給我找個有錢人家，然後痛快點解決我，最好是家庭聚會那種，一般不會折磨肉妓的，直接就殺了。」



「哦，原來如此，是我太傻。」默默小聲的說道。



這時候小墨拿來一個牌子立在了屠宰台的邊上，上邊寫著默默的名字年齡，還有處理方法：是大開腹。



薛虎拿起了桌子上的短刀走了過了過來。



「小妹妹，要上路了，知道大開腹嗎？就是大開膛，我一會會把刀子直接捅進你的小穴，然後切開恥骨，剖開你的腹部。



哎，這個好爽的， 是我們大家投票決定這麼搞你的，剖腹後你不會死那麼快，還可以見到自己的腸子呢，然後我們會切下你的奶子，然後肢解你，哈哈，然後吃了你。」薛虎笑道。



說著薛虎扒開默默的陰唇，把刀尖頂上去，默默感覺刀子頂在自己的外陰上了，身上一抖，她把小手緊緊的握住，準備挨刀了，可是薛虎並沒有動手，而是笑著把刀子給了邊上的常剛。



顯然是他們商量好了，常剛動手。



常剛把刀子擺弄了兩下，看著默默開始發黑的暗紅色陰部，因為自己剛才把手強伸進去變得很大了。



他搖搖頭，默默十七八的時候可是他們當地有名的美女，自己家算是有點小錢了，可是對方還是看不上，那時候他別提多癡迷默默了。



可是今天當他操過這個傳說中的美女後，也不過是如此，女人男人都是賤，都覺得得不到的最好，得到了也就是那樣。



他扒開陰部，露出了默默粉嫩的陰道，然後把刀子頂上去，看看默默，默默正看著自己。



「啤！」常剛殘忍的一笑，然後把刀子捅了進去，直末刀柄！



「啊！！」默默慘叫一聲，血噴了常剛一身，常剛感覺手上熱乎乎的，那都是默默的血，還有被捅壞的膀胱噴出的尿液。



「賤人，聽到你和副縣長的兒子搞，一晚上搞了八次，可惜人家把你甩了，你的逼不是耐操嗎？來，讓這刀子操三下。」



說著把刀子慢慢的拔出來，然後慢慢的捅進去，血隨著他來回的抽動，一波波的湧出來，默默如殺豬一樣的叫著，身體一會扭動，一會繃直。



刀子慢慢的捅了三次，然後刀刃向上，一挑。



「啪！」恥骨被切開，然後常剛如同惡魔一樣左右扶著默默的細腰，右手慢慢的向上挑開默默的小腹，腸子扭捏的和脂肪湧了出來，刀子繼續切開默默的肚臍，然後切開上腹。



默默嘴巴張的老大，舌頭外伸，鮮血順著嘴巴和鼻子流出來，發出呃呃呃的聲音，她的身體開始抽搐，這時候因為掙扎的原因，右手的綁繩居然開了，可是默默已經一點力氣都沒了。



她看著自己被切開的腹部，無力的把手抬起來，像阻止那把刀子，可是她沒力氣，只是摸到了自己的腸子，滑滑的，熱熱的。



常剛看著默默的表情，知道她不行了， 就直接切下了她右邊的乳房，然後抓住她黃色的卷髮，把刀子捅進默默纖細的喉嚨。



默默用盡最後的力氣嘴巴張了張，刀子切開了氣管和食道，然後切開頸骨，她的人頭被放到了一邊。



默默感覺下邊一輕，知道自己的腦袋掉了，她正好看到了自己的屍體，乳房被切了，肚子被剖開，她忽然有個奇怪的想法， 如果自己能吃自己的肉該有多好。



最後默默看到的是水池上邊自己的那盆紅掌。



默默死了，常剛一夥最後切下了她另外一個乳房，然後掏出她的內臟，肢解了這個27歲的女人。



默默的子宮和左邊乳房歸了常剛，小腳老大和老二各一隻，小手是呂旭和另外一個人分的。



至於內臟和其他部分，大家都平分，最後讓餐廳做了一桌大餐，喝到凌晨才各自回家，可惜，他們中除了老大，其他人都把吃進肚子裡肉，在回家的路上吐在了馬路上。



至於小墨，收養了那個沒人要的紅掌，在看到幾次如默默一樣的被酷刑折磨後才虐殺的場景後，她便提前結束了合同，選擇了一家有錢人家的家庭聚會。



因為她身材矮小，適合被「烤全羊。」於是買主就在後花園讓廚師給小墨開膛，然後取出內臟，用鋼桿鑽了身體「烤全羊」了。



【本故事純屬虛構，僅供娛樂】






特殊職業之槍決







作者：小墨



《冰戀書櫃》





前言：



【隨著經濟的發展，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，因為大部分財富和權力掌握在了小部分人手中，也就出現了各種社會畸形。



有些人為了財富可以鋌而走險，而有些人為了財富則是可以出賣肉體，這種出賣肉體的多數是女性，而且是年輕女性才可以。】





1、校園



今年的夏天格外的熱，夏蟬也在楊樹上煩躁的發著牢騷。



窗外一絲風都沒有，就連天上的雲也不知道躲到哪裡去了，只有銀白色的太陽，呆呆的掛在天空。



「萌萌，你不熱啊，還學呢，我們這野雞學校，即便學好了有什麼用，畢業了還是失業，好了，就不說那麼遠的，就是近的。



你說你就是得了一等獎學金了，也不過是一千，現在學費都八千一年，這一千連一個月生活費都不夠，更不用說人家有的學生和老師關係好，或者乾脆送點禮物，能拿到題的。」



胡萌萌輕輕笑了笑，把垂下的流海向後攏了攏，繼續看著書。



邊上的李小小搖搖頭：「哎，對了，你聽說了嗎？語言系的那個張小曼，就是校舞蹈隊的，昨天出去非法賣淫被抓了。



嘖嘖嘖，真是厲害，非法賣淫就算了，最主要她居然敢網上發廣告，那不是沒事找事嘛，這次不但要罰錢，可能還要拘留了。」



胡萌萌終於放下手中的書，上下打量了一下她的的這個閨蜜：「你呀，還說人家，怎麼樣，那個張大公子對你很好吧？」



李小小撇了撇嘴，毫不在意的擺弄著自己的一頭黃色的齊肩卷髮：「別提他了，如果他對我好，我還用在這和你在這磨時間，不過也不錯，今年的學費他幫我交了，家裡給那點錢也夠我生活費了。」



胡萌萌點點頭：「我要回寢室了，還有個平面設計沒弄，回去弄了，你回去不？」



「我才不回去，寢室比教室還熱，你回去吧，我去逛街，下午的課記得幫我答到，我去看看iPhone13，聽說要出13S了，再者，我說老處女，你是不是該找個男的了，別人可都說你性冷淡啊。」



李小小拿著自己的小紅包，回頭撇撇小嘴說道。



胡萌萌沒有理會她，讓她趕緊消失，就自己回了寢室，寢室四個人，三台電腦，其實根本沒有她的電腦，她用的是李小小的電腦。



「滴滴」QQ很快就亮了起來，胡萌萌把寢室門劃上了，才點開了QQ，當然另外兩個室友這周都不會回來的，她鎖門只是為了安全，她聊QQ時候根本不想讓人看到。



「在嗎？萌萌？」一個叫血公子的人說道。



「嗯。」



「你總算來了，我都等你一個多小時了，上次說的事情考慮的怎麼樣了？放心，我們只是玩玩，不會玩真的，我知道你缺錢，學費我可以幫你拿的。」



「哦。」



「別總是這樣，陪我聊聊吧，大家同好一場的，嘿嘿，我給你發個200紅包。」



「嗯，那開始吧。」



「你是怎麼喜歡上這個的，上次只說了個開頭。」



「我？上次不說了嗎？小時候我很內向，也不愛說話，但是我喜歡看些暴力片子，特別是一些血腥的片子，看到裡邊漂亮的女孩子被槍殺就興奮。」



「對對，萌萌，就是這個接著聊。」



「我一直幻想著自己是哪個被殺的女孩，被子彈射穿自己的身體，穿透那裡……」



「哪裡？」



「……就女人的敏感部分唄，打哪裡都可以，不過我聽說有種槍決要打下邊的。」



「哦，打下邊的槍決官方是沒有的，頂多亂槍打死，打下邊一般都是私行或者出賣肉身的死刑犯被那麼打死的，而且打下身的子彈很講究的。」



「哦，這麼複雜。」



「嗯，你喜歡這些可能和你從小沒有和父母一起長大的原因吧，我也喜歡，但是我喜歡，但是我喜歡的是如何殺死美女，嘿嘿。」



「哦，後來我長大後，到了十六週歲可以上互聯後，就進了我們的網站，默默的看一些血腥的虐殺視頻。」



「然後每次你看的都很興奮？」



「嗯。」



「那你想沒想過做妓女啊，我可以幫你解決你上學問題，只要你陪我玩好就可以，我們可以實踐的，有很多仿真效果很好的。」



「算了吧，我認識很多網友，很多說是出去和網友玩玩，最後還不是音信全無，落個死無全屍的下場，最重要的是死的時候還不一定是按自己愛好的方法死去。



到了對方手中，往往死在對方喜歡的虐殺方式下，太慘了。至於妓女，媽媽死的時候我答應她，除非死了，這輩子是不會做妓女的。」



「哦，真是遺憾，你母親怎麼死的。」



「欠錢，運送毒品被槍斃的，亂槍打死，她是個妓女，我甚至我爹是誰都不知道，我一直說我是農村來的，父母農村的，其實我是舅舅家養大的，現在舅舅家有了小弟弟，我也不能拖累舅舅了。」



「那怎麼辦？你又不願意去做妓女。」



「再說吧……」



李萌萌簡單結束聊天，這個血公子其實就是李小小的張大公子，李萌萌也是從李小小的電腦上知道的。



當然這事情李小小不知道，張大公子，張少強也不知道，張少強混跡於同好論壇，也是她前幾個月知道的，於是她經常借助和同好還有這個張大公子的聊天來換取些生活費，甚至積攢下學費。



時間過的很快，轉眼畢業季。



氣勢洶洶的畢業大軍很快變成了失業大軍，李萌萌就是其中之一，畢業五個多月了，她甚至連個文員的工作都沒找到，只能靠偶爾去快餐店打工掙點吃飯錢，更別說幫助舅舅的小弟弟了。





2、槍決



胡萌萌甚至只能住網吧，吃方便麵。



「滴滴。」



QQ亮了起來，是血公子。



「忙什麼呢？萌萌？」



「投簡歷呢。」



「還投簡歷呢，你沒看今年的新聞嗎？因為生產智能化，低端人群今年的失業率又上來了， 你學的也不是太好專業，恐怕根本沒機會吧，接200紅包，陪我聊會吧。」



「哦，聊什麼？對，聊上次你殺得那個女孩吧，她家那麼有錢，為什麼還要找你啊。」



「有錢怎麼了？有錢就不能有愛好啊，我倆配合的可好了，你也看視頻了，最後槍斃她的時候她那賤樣，嘿嘿。」



「是啊，看到很滿足下陰被槍斃的感覺，對了，槍斃她的子彈是特製的嗎？」



「是啊，不但子彈要自制，槍也也是定做的，不用瞄準星，槍管略粗，前頭要圓潤點，這樣才能輕鬆的捅進去，子彈是裂口彈，進入肉體會自動裂開，撕碎肉體，一般兩顆子彈進去，內臟就都碎了。」



「哇，好恐怖，怪不得她後來叫的那麼慘。」



「嗯，女的如果不服用藥物的情況下，被殺途中都會後悔的，畢竟太痛苦了，不過很多女孩都會選擇不用藥物來麻痺自己，畢竟那才是真正的感覺。」



「哦，那……那……」



「沒事，有話就說。」



「那如果是我，你會給我用藥物嗎？我怕疼的。」



「你？看你怎麼想嘍，想要就吃。」



「哦。」胡萌萌沉默了很久，血公子也沒追她，顯然血公子已經習慣了她這種聊天方式，或者是習慣了她這種女孩的聊天方式。



「我……我舅舅家弟弟要上學了，能不能借我些錢。」



「錢？你如果過來陪我，我可以借你，或者直接給你。」



「……我不想做妓女。」



「哦，這是第一個地址，你去找個叫阿邦的人，他能幫你，我也明告訴你，是運貨，你可能會和你母親一樣的下場，後邊是我的地址，你自己選吧。」



「哦……好的。」



一周後。



裝著胡萌萌等人的刑車開了兩個小時到了城南區，城南區是窮人區，但是有一片叫做野狗坡的小山谷卻是禁區，進該區甚至要先得到官方登記才可以，因為這裡是一片刑場。



胡萌萌最後還是拒絕了血公子張少強的妓女計劃，直接選擇了運送毒品，可惜，她才運兩次就被抓，而運送毒品毫無疑問，最後就是槍決。



進了城南區，胡萌萌感覺城南區的空氣都帶著血腥味，她想起了自己的母親，母親也是死在南區的，家屬只能看，不能收屍的，她和舅舅來送行的，母親笑的很開心，還吃了點麵條，然後面對著槍手接受的槍決。



亂槍打碎了她的衣服，打碎了她嬌小的屍體，她最後如同一灘爛肉一樣癱倒在那裡，後來的情景她沒有看，只聽到一群狗叫，應該是餵狗了吧。



胡萌萌看看自己的衣服，和母親當年的一樣，就是一件灰白色的「連衣裙」簡單的很，裡邊沒有內衣內褲，因為上刑車前，所有衣服都脫了，然後穿上這灰白桶裝衣服。



胡萌萌看看身前的一個黃發女孩，正是李小小，她和自己一樣，非要販毒，結果，她們準備一起上路了，李小小一直在哭，因為她希望被開膛，可惜，不能了。



車子很快到了地方，車上就她們三個女犯，另外一個是個三十歲上下的少婦，聽說體內藏毒，一會不用槍斃的，直接解剖，然後拿出毒品。



這是一個不大的小峽谷，峽谷中間有一小塊草坪，草坪上擺著各種稀奇古怪的木製東西，很多上邊還帶著烏黑的血漬。



一條大黃狗懶懶的看了她一眼，就繼續爬在草坪上睡覺，而不遠處的一個柱子上，則是拴著一直黑色的藏獒，藏獒沒有叫，只是冷冷的看著她，看的胡萌萌渾身不自在。



一個身穿制服的男的拿了一個精緻的木盆，放在藏獒的身前，裡邊是一塊塊新鮮的肉，只是這肉中居然有一隻血淋淋的乳房，雪白雪白的， 乳頭是淡紅色的，顯然她的主人年齡不大。



男的看看胡萌萌的目光，顯然知道她在想什麼。



「哦，這是昨天晚上新殺得妓女，呵呵，過來吧，張少爺已經吩咐我了，對你倆照顧點，最近競選激烈，同事們多被政要請走了。



畢竟現在的執政黨支持率不高，老張，快來，來活了，叫那些實習法醫也快點來，弄完了我們好去吃飯。」



說話間山腳下一個木屋中走出一個中年男子，身後跟著十幾個身穿白色大褂的年輕男女，嘰嘰咋咋的跑了過來。



車上的人給了制服男子一些文件，制服男子簽了名字，車和車上的警察就走了。



男子看看新來的那些年輕男女，指了指那個少婦：「這個，拉到河邊的那個大石頭上解剖，解剖細一點，然後多照相，多寫記錄，一切按要求來，你們去八個人，五個男的都過去，解剖的時候人會不老實的。」



「好的……」很快，這邊的人開始分配人員，剩下十個女孩在這邊，少婦被帶到了河邊，很快那邊響起了少婦痛苦的慘叫。



而這邊李小小被推到了一個土堆前，土堆前邊是一片細沙地，細沙地上邊有零星的雜草，而無論細沙地還是雜草都顏色發暗，帶著濃重的血腥問，顯然這就是經常槍斃人的地方。



「我，我可以選擇被他們解剖嗎？我……我不想被槍斃。」李小小掙扎的說道。



「小丫頭，你身體裡沒毒品，販毒了，就是槍斃，好了，跪好，你們幾個，往後站，別一會跳彈了，傷到你們。」



「好了，張小小，年齡22，運送毒品700克，因數量巨大，執行16顆穿體子彈槍決，現在行刑！行刑時間，2235年7月18日。」



「不！」張小小還要說些什麼。



「砰！」一聲槍響，早已經不耐煩的中年男子開了槍，子彈從女孩的身體的右側打進去，從右邊乳房的乳頭穿了出來，打在不遠處的土堆上，濺起一陣黃煙。



而張小小因為子彈的衝擊，身體往前一撲，就是一個狗啃泥。



「彭！」又是一槍，打在了張小小左邊的臀部，翹起的臀部如同果凍一樣，彈了幾下！



然後是右邊的臀部，每次中槍，小小都如同觸電的小青蛙，抽搐著身體，小腿繃直，子彈則是撕開皮肉骨骼，穿透嬌小的身軀，撞進下邊的沙土之中。



「彭！彭！」又兩槍打在了姑娘的左右大腿上，然後是左右腰部各一槍。



然後男子把張小小翻過來，讓她面向上，中了5槍的張小小已經毫無反抗之力，甚至開始抽搐，神志不清。



「彭！彭！彭！」三發子彈打在了她的陰丘上，質量不好的衣服，布片橫飛，子彈打碎了恥骨，打開了她的會陰，美麗的小穴變成了醜陋的大嘴 。



「呃呃呃~」小小如同打嗝一樣的叫了幾下，口中吐出了不少鮮血，雙腿不自然的分開。



「碰碰碰碰彭！」又是五槍，打在了李小小的腹部，肚臍被打穿，同時打穿的還有上下左右的腹部。



剩下的兩槍槍打在了兩條手臂上。



最後一槍，槍桶頂在了張小小的左乳上，因為打了十留發子彈，槍頭變得滾燙無比，粉嫩的乳房發出嘶嘶的白煙。



但是張小小沒有叫，她已經奄奄一息。



一聲槍響，子彈打穿了她左邊的乳房，打穿了她的心臟，小巧的子彈從她的後背穿了出去，鮮血染紅了沙土。



張小小嘴巴張的很大，但是沒說出什麼。



最後發出嗯嗯的聲音，死去了。



「好了，你們過來解剖吧。」 制服男子說道。



然後拿來一個特殊的小凳子放到了胡萌萌身前。



說是特殊，是因為這個小凳子也就一尺多高， 上邊的板子很窄，下邊的腿卻很寬，看上去很穩。



「趴上去，把小腹放在小凳上邊，把屁股翹起來。」制服男說道。



這時候胡萌萌才知道自己輪到自己了，她知道這是血公子幫助安排的，這也是她想要的結果。



她跪了下來，把小腹和盆骨上邊緣放在小凳子上邊，然後俯下身子，這樣那豐滿的小臀部就翹了起來，制服男子揭開了她的裙底，沒有內褲的她，小穴和菊花便一覽無餘。



「要死了嗎？」胡萌萌想著，那還是她高中的時候，她偷偷的用舅媽的身份證上了網，看著一個視頻，是兩個女孩子被一群男的輪姦了。



強姦犯為了不讓精液留下證據，就把第一個女孩子下身插了雷管，炸碎了女孩子的下身，而另外一個女孩子則是被火藥槍捅進了下體。



火藥槍響了，女孩子下體被打碎，當時她很興奮，她很想成為這個女孩子。



「報告結果，死刑犯李小小已經死亡，身中16槍，全部是貫穿傷口，傷口為四角或者三角形的貫穿傷口，生殖器受到粉碎性破壞，雙乳頭被打碎，行刑完美，請簽字。」



制服男結果一個女孩子遞來的本子，開始簽字，這時候的李小小人頭已經被切下，腹部被切開，雙乳也被切掉，那些實習生正在肢解她的身體，實習生的手法很嫻熟，很快就把李小小變成了一堆肉。



「幫著老哥甜甜雞巴吧，他可是老手。」制服男說道，而中年男子已經脫去褲子，把大雞吧放在了胡萌萌嘴前。



胡萌萌伸出嬌小的舌頭，然後張開小嘴，把那大傢伙含在口中，用力的舔著，吹著！



中年男子很滿意，把一個黑乎乎的槍管放進她的口中，槍管很粗，其中像膨脹了的男性陽具，胡萌萌知道最後的時間到了，盡量用口水濕潤槍管。



「噗嗤！」冰冷的槍管離開了她的小嘴，捅進了她的小穴，她的小穴昨日已經被獄警破了無數次，所以她也不是什麼處女了。



這槍管是專門為這種槍斃準備的，直徑約40MM，前段圓潤，可以輕鬆捅進女子的小穴或者肛門，槍支可裝五發子彈，口徑是25毫米，屬於暴烈子彈。



「好涼啊。」中年男子死勁的把槍管捅的深一些，一直頂到了胡萌萌的底部。



「陰道長度250MM。」一個女孩子看著槍管上的刻度喊道。



「彭！」一聲悶響。



胡萌萌正在扭動她雪白的臀部，來適應這伸進 自己身體的鐵傢伙，可是忽然，她感覺下體一漲，然後是腹腔刀絞一樣的劇痛。



「啊！」胡萌萌一聲慘叫，她感覺自己的腹部和下體已經被撕開一樣。



「碰！」又是一槍。



爆裂子彈是特製的，遇肉就炸裂，兩發子彈已經攪碎了胡萌萌的內臟，一個單片更是打穿了她的左腹，只見肚皮漲了一下就恢復了正常，然後便是鮮血從肛門、下陰、傷口處流了出來，還伴隨著濃重的內臟氣息。



「行刑完畢。」中年人說道，然後拿著槍頭也不回的離開了。



「你們屍檢吧。」制服男也說道。



那幾個女孩子直接把胡萌萌翻過來，讓她仰面躺好，胡萌萌渾身抽搐，但是因為內臟已經破碎，所以她也說不出話來，但是蒼白的臉蛋，證明了她的痛苦。



「快點，快點，餓死了，我們一會吃火鍋去唄。」一個實習生說道。



「好啊，南城還真有個火鍋不錯。」一個女孩子說道，熟練了的切開了胡萌萌的腹腔。



內臟嘩啦一下子流了出來，只是現在的腸子都邊長了一段段的，最長的也就十多厘米廠。



「被行刑者胡萌萌，下陰槍斃，中彈兩發，內臟破碎率百分之百，小腹被單片打穿，子宮破碎，陰道撕裂傷，其他體表特徵完好，人已經死亡。」一個女孩子說道，一個女孩子記錄。



「哇，這姐姐好白嫩啊。」一個解剖中年販毒少婦的男孩子回來說道。



「切，白嫩有什麼用，下身都碎了。」一個女孩子顯然是吃醋的說道，男孩子一笑沒說什麼。



而另外一個女孩子說道：「我聽說吃什麼補什麼，一會把這個姐姐的雙乳切下來把，我們拿去飯店蒸了，大不了給點加工費唄。」



「好啊，好啊，姐姐的胃部還好，下火鍋 弄個肚絲還是不錯的。」



「嗯嗯！」



「我要腦花！」



「我要舌頭！」



胡萌萌意識還算清醒，因為兩槍打碎內臟，她還沒有死，但是這些實習生已經在開始給她屍檢了，並寫明了死亡。



「是啊，早寫幾分鐘罷了。」胡萌萌見道一個大男孩，把刀子捅進了她的脖子，雪白的脖子被切開。



胡萌萌失去了最後的意識，她最後見道的是一具豐滿嬌小的女性身軀，被大卸八塊，然後在男女實習生嘰嘰喳喳的叫聲中被肢解，準備食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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